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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莎

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周围的人
都告诉我应该多吃核桃，有利于宝
宝脑部发育。尽管核桃价格不菲，
营养价值很高，但它吃在嘴里总有
些苦，所以我一向不爱吃。

母亲知道后，托人从老家捎来两
个塑料罐子，里面盛满了粘了糖的琥
珀色的核桃仁。母亲说这叫琥珀核
桃，香脆可口，一点都不苦，是她在网
上百度到的核桃的一种吃法，还说做
法很简单，就是把核桃仁洗净、沥干，
用白糖熬浓稠糖汁，放入核桃肉拌炒，
使糖汁裹包在核桃肉上，然后加热油
锅，投入粘满糖汁的核桃肉，用文火炸
至金黄即可。

那塑料罐子原是我装饼干用的
零食罐子，没想到我吃完后母亲没有
丢掉，而是洗刷干净后用来装她做给
我的琥珀核桃了。

不管是琥珀核桃，还是珍珠核桃，
反正一见是核桃，我的兴趣失了一大
半，心想，母亲真是的，明知道我不喜

欢吃核桃，偏偏弄这个过来，真是没事
找事。于是撇着嘴，连尝都没尝，便随
意把那两个装满琥珀核桃的罐子丢到
了书桌底下放置废旧物品的旁边，再
也没有打开过。

因为平时工作忙，工作地点又远
在县城，我很少回老家，所以这之后的
一个月，母亲断断续续托人给我带罐
子，当然了，里面全都是核桃仁。尽管
粘了糖，但想到核桃特有的苦涩，我并
不认为能好吃到哪里去，于是连想都
没想，无一例外地把它们放在书桌底
下，集体打入“冷宫”。期间，母亲打过
几次电话问我吃得怎么样，怕她唠叨，
我统统回答，好吃，全吃了。

一个多月后的端午节，我放假回
家，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提前给母亲打
电话。当我走进家门时，看见母亲正
在院子里忙活，我站着不动，想看看许
久不见的母亲正忙着什么。只见她蹲
在地上，一手拿着核桃，一手拿着小锤
砸，在她的身边散落着十几个核桃和
一些碎核桃壳。

砸过核桃的人都知道，核桃不好

砸，砸重了会太碎，砸轻了又难完整
把果仁取出来，为了砸出完整的核
桃仁，母亲的举动小心翼翼，然而毕
竟上了年纪，砸核桃砸久了肩膀酸
痛，只见母亲腾出一只手随便揉了
揉又赶紧砸下一个，我记得她前两
天刚在电话里问我琥珀核桃吃完了
没，我敷衍她吃完了，没想到她当真
以为我吃完了，便又在家忙活着给
我做。

其实，核桃一直是母亲最爱吃
的，可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给
自己买过，就因为太贵，怕花钱。其
实，参加工作后，我多次要给母亲买
核桃吃，都被母亲拒绝了。其实，县
城很多商店有专门卖核桃夹的，我
路过很多次都忘了给母亲买一个
……

想到那么多“其实”，想到母亲
电话里跟我说做琥珀核桃有多简单
的语气，想到我把母亲辛辛苦苦为
我做的琥珀核桃随便扔到一旁不
管，我的泪水便在眼眶里打转，那一
声“母亲”如鲠在喉。

有一种母爱叫琥珀核桃 天上的太阳是湾塘乡的眼睛
夜空的月牙是风的床
弯曲的小河是云波的娘家
一望无际的稻香收藏世代老农的梦

几十里湾塘乡的青山绿水
是我童年的家也是我现在的故乡
星星总在我遐想中挂着
撒开银网网住我和伙伴们戏水的笑容

我的湾塘乡在一次地方编制改革中
你被一只老鹰衔走
留下万道彩霞由我采摘
变成诗人在外的相思泪

诗人不再漂泊
要在这里安家
让诗做星月的邻居
随秋水带它们浪迹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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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初昕

入秋以后，菜园里的辣
椒红透了。这个时候的辣
椒基本上属于秋后下市的
辣椒了，所谓的“上市西瓜
下市椒”，是指头批的西瓜
最甜，下市的辣椒最辣，而
且肉质肥厚，是制作农家辣
椒酱的首选材料。

天气晴好，母亲就计划
制作辣椒酱。挎上小竹篮
领着我们到菜地里摘辣椒，
我们兄弟几个一蹦一跳着
来到菜园里。菜地里红通
通的辣椒隐藏在绿叶中间，
翠绿的叶子下闪着鲜亮的
一抹红，实在诱人。辣椒摘
回来洗净放在竹匾上晾晒
一下。

剁辣椒用的工具是简
单的木盆和菜刀，为了防止
辣椒飞溅，一般放在木盆里
剁。红彤彤的辣椒躺在木
盆里，可爱诱人。为了不被
辣着，母亲把纱布缠在手
上，随着菜刀的起落，手有
节奏地动着，辣椒慢慢由圆
的变成片，再由片变成碎
沫，木盆里的辣椒像一团
火。这个时节，走在乡村
里，家家户户都传来“乒乒
乓乓”的剁椒声，空气中弥
漫出辣辣的味道。

辣椒剁碎后，再加入姜
末、蒜末、豆豉以及炒熟的
芝麻，一同搅拌均匀后就可
以到石磨上磨了。那时人
小，个头也矮，力气也不足，
感觉磨盘很沉重，我端来一
条板凳垫脚，和大哥吃力地
推着磨盘。边推边往磨盘
中间的眼子里添加辣椒。
大哥的挖勺总对不准石磨
中间的眼子，往往要把石磨
停下来，将面上的辣椒拨弄
进去。如此，即耽误了时
间，又非常吃力。推久了，

手臂就很酸痛。母亲忙完
了其他要紧的事，接过石磨
手把，让我们休息。只见母
亲一手拿着勺子，一手握着
石磨手把，推两圈就往里面
添加辣椒，挖勺很准确地对
准石磨中间的眼子，动作协
调，不紧不慢且富有节奏
感。随着“轰轰”的石磨声，
一股殷红的辣椒酱随着磨
槽流到桶里，满屋都是辣椒
的气息。

辣椒酱磨好后，盐也是
在锅里炒熟的。母亲放盐，
心中有数。一般一斤辣椒
一两盐，满篮辣椒就是五
斤，放半斤盐就可以了。盐
放少了，存放的时间不长，
容易变酸。盐放好了，搅拌
均匀就可以装入坛中，密封
储藏。

平时要吃的时候，启开
盖子装上一小碗。最搭配
是吃面条的时候，往碗里舀
上一勺，白的面条，红的辣
椒酱，看着就能勾起食欲
来。遂夹面开吃，不忘佐以
辣椒酱，如此吃法，可谓胃
口大开。也可将辣椒酱淋
上几滴香油，就倒进米饭
中，和米饭充分拌匀。看到
眼前红白相间，嗅着香辣无
比，不免食欲大增，大块朵
颐起来。舌尖纵然辣辣的，
但依旧“咝咝呵呵”端着饭
碗，没有停顿下来的意思，
直至满头大汗，大呼过瘾。

每次回故乡，母亲都要
把几罐用玻璃瓶装的辣椒
酱放进我的包里，让我身在
喧哗的都市，也能尝到家乡
的味道。吃着餐桌上可口
的辣椒酱，耳畔仿佛又响起
故乡此起彼伏的剁椒声以
及“隆隆”的石磨声，不由地
撩起故乡游子无尽的遐思
和眷恋。

剁椒醉乡情

苏作成

没想到自己为人处世有时会如
此较真，我必须送自己一个大的鄙视！

那天早上去甲天下米粉店用早
点。圆粉，生炒牛肉加蛋，十元。给我
下粉的是三十多岁的老板娘。看了一
下桌上的调料，问怎么没有了陈醋？
墩实的老板笑容满面地一边答应一边
补来一瓶。分量行，高汤浓，码子多；
尚能自己加咸菜，加酸菜；还有大蒜、
辣酱、白醋、陈醋、酱油摆着，供你选
用。真是比较理想的早餐店。吃着吃
着，却没有码子了。就端了碗到厨房
窗口想请老板娘无偿地给加一点牛
肉。老板娘拿着铁勺对我说，加五元
钱？我支吾着，我一时无语。

我竟然很看重一个“五元”了。离
开窗口，返回桌边坐下，嘴里嘟囔着：
老顾客只加一点还要收五块？店主最

终没给我加。离开时，我还对着缄默
的窗口嘟囔着。

让我惊讶的是，我竟然好几天没
有去甲天下。代替它的是拐弯处的一
个粉店。也有生炒牛肉，也有煎鸡蛋，
只是贵二元；味道却不比甲天下的
好。吃过几次，心里只给它一个差
评。今早还是去甲天下。我自带一个
大碗。给我下粉的仍然是老板娘，她
的脸上仍然有笑容。接过碗，放调料，
下圆粉，打码子，夹鸡蛋，舀高汤。一
舀上高汤，漏了。你的碗烂了，她说。
一边很利索地将米粉倒入一个桶形的
方便碗中，又将一次性方便碗套进方
便袋。肯定有热汤淋到了她端碗的手
背、手腕上。她并没有怪罪我带来的
是破碗，并没有对我嘟囔，并没有对我
嚷疼，更没有要求我负责医药费。

事实上，店主还是期待你去，对你
并无想法。开店肯定要赚钱。服务

好，不表示为你一个就得亏本。想要
多吃多占吗，你是谁？那天早上因为
工作上的事我可能有些烦。而别人就
不能因为有些什么事也烦一烦吗？互
相理解了，矛盾就可以化解。

有位大师曾说过，有些地方可以
马虎一点；郑板桥有句名言：“难得糊
涂”；实际上就是说为人处世不要过于
较真。哪有过不去的坎呢，哪有翻不
过的山呢？

生活精彩，并非表示它就省略了
复杂性，事实上，人生中不如意事常八
九。为一点小事去较真，去拧巴，去过
不去，又何如在人世间潇洒地走一回
呢？真要做到潇洒，其实也难。怎样
做到该较真时较真，不该较真时不较
真，这需加以持久的修炼。人与人相
处，若是过于较真，有时僵化会随之而
来，苦恼会随之而至。如若能用宽容
待之，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肚量，有化
干戈为玉帛的胸襟，人生的境界准会
高那么一个半个的层次。真要坚持锱
铢必较、睚眦必报、吹毛求疵、鸡蛋里
面挑骨头、小肚鸡肠，只怕你的路真会
越走越窄。

处世何须太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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